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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文祥在電腦的協助下，用盡各種方法，終於確定了這果真是一個訊號。只是這個訊號非常複雜，一直微分到光頻，才看出實際

上還是類比式。如果把這段訊號放大，發射出去，正好是一道暗紫色的光芒。也就是說，是一種高頻的紫外線，頻率是三千一百四

十五兆週／秒。　　文祥不斷地微調測試，發覺了一個巧合－－這個頻率值與圓週率很相近。他心裡一驚，繼續測試下去，最終得

到的精確數值，是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○○○○，正是圓週率取十二位有效值的結果！
　　不可能有這種巧合，很明顯的這是一個精心設計的訊號！姑不論這訊號從哪裡來，這種發射技術，已經超出了人類當前的科技

水準。電腦通訊目前只能利用微波，而這個訊號竟然以紫外線載波。

　　在理論上，訊號當然可以採用光波載波，事實上，光纖通訊就是使用光線，但它所利用的只有明暗訊號，還稱不上是載波。所

謂載波，是以一種固定的頻率作為載具，將訊號與載體混波後再發射。如果用光波或更高能量的電磁波作載體，其所需要的能量極

大，而且還要有非常精密的混波設備。

　　文祥不厭其煩地反覆查驗，終於找到了一些規律。其中有一段資料極為明顯，不須濾波也能看出其間重複的現象。文祥算出重

複的長度，以之作為矩陣的一維，並連續將其餘資料填在下面，然後印在紙上。

　　等到列印機一行一行地掃瞄下去，文祥看得心跳目眩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　　「奇怪！」文祥不禁喃喃自語：「這不就是那種符號嗎？」

　　文娃在他耳中說：「看見了，和花上的字體很類似！」

　　千奇見了，也說：「這一定是一種文字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未必，可能是種符號。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文字本來就是符號的一種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所以，文字代表符號，但符號未必就是文字。」

　　黑金剛說：「管他是文字是符號，究竟是什麼意思呢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據電腦告訴我，衣紅那一幫人曾在花上寫過這種字。」

　　黑金剛大為驚奇：「在花上寫字？做什麼？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可能是一種秘密通訊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可能是好玩。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再不然是一種宣傳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不可能！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為什麼不可能？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既然沒有人懂，宣傳什麼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電腦說衣紅她們是外星人後援會的。」

　　千奇一聽，得意地說：「老怪，你看！這一定是外星人聯絡的方式。」

　　百怪嘴一撇，叱道：「老怪，我看你是白活了！以往是有些沒大腦的人，老是說見到什麼不明飛行物，什麼小綠人的！你又有

多大長進？」

　　千奇怒道：「老怪，不要侮辱人，外星人是電腦說的！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如果真有外星人，再若他們能跟我們接觸，他們的觀念、技術豈不勝過我們千百倍？派個『感官』過來就夠了，還

要傻到親自來冒險？再說要聯絡，你看！這不是光載波嗎？說不定所有我們見到的光線，都是他們溝通的訊息哩！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你笨！我說的是外星人和衣紅他們！他們總不會有光濾波的技術吧？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就算是這樣，寫在花上做什麼？花又不能動，難道花和外星人聯絡？」

　　文祥插口說：「這樣吧，我把這個拿去，看她怎麼說。」

　　千奇說：「這樣不好，要是打草驚蛇就不妙了。」

　　百怪說：「其實玩個小花樣就行了，來，看我的。」

　　百怪說畢，從口袋裡取出一塊淺綠色的玉珮，再把螢幕上的圖形縮小，直接印在玉珮上。這一來，一個金色凸起的雕印，浮在

一塊半透明的碧玉上，顯得光彩耀目。把玩之下，大家都愛不釋手。

　　百怪說：「這種材料是合成鍺矽乙烯，有傳音的功能，內部還有發射機。最好能勸她戴在身上，以後我們就可以監聽她的談

話。」

　　千奇不同意：「這是做什麼？白色恐怖？」

　　文祥也說：「這樣不妥。」

　　黑金剛則斬金截鐵地說：「百怪，把傳音功能拿掉！」

　　百怪聳聳肩，把嵌在中心一個米粒大小、顏色與玉佩全同的發射器挾出來。然後說：「婆婆媽媽們，這樣滿意了吧？」

　　文祥邀衣紅到甲板上聊天，故意把玉珮掛在胸前把玩。衣紅一眼看到，驚訝地問道：「咦？你怎麼會有這個東西？」

　　文祥不經心地說：「我有什麼？」

　　衣紅指著那玉珮道：「這個龍符呀！」

　　文祥把玉珮解下，放到衣紅手中：「這個叫做龍符？是做什麼用的？」

　　衣紅仔細看了看，又有點懷疑：「這是一種文字，我也不太懂，但是會畫一些。最好叫風大哥來看，他懂得比我多。」

　　衣紅唿哨一聲，文祥打趣道：「還是用電腦好，不必吹口哨。」

　　衣紅白了文祥一眼：「你別想影響我，我說過，我是為反對而反對的。」

　　風不懼與褲白聞聲而至，衣紅把那個龍符給他們看。風不懼一見，神色立變：「妳這是從哪裡來的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是文大哥拿來的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這是由電腦收到的一則訊號中分析出來的，沒人知道是什麼，連電腦都不清楚，我只是覺得好玩，所以印在這玉珮

上。」

　　風不懼鄭重地對衣紅說：「妳還記得我們的任務吧？有沒有告訴文大哥？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你們的任務與我有關？」

　　衣紅臉一紅，輕聲道：「我們老家的一位老禪師，他有未卜先知的能力，這次就是他叫我們去火星辦一件事，說我會遇到一個

人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哪天妳不會遇到一個人？我也能預言，妳明天會看到不止一個人哩！」



　　衣紅不理他，繼續說：「總之，他叫我畫那些龍符，而且要畫在隱蔽的地方，說是能帶來好運。」

　　文祥問：「有效嗎？」

　　衣紅正色說：「你先別打岔，等我把話說完，你老插嘴，我說得完嗎？」

　　原來衣紅雖然是電腦時代的新生人，但因住處離老家很近，兼以苗人生性喜愛自然山水，儘管電腦城裡生活更容易，他們還是

不時地溜回老家，享受一下大自然的情趣。

　　電腦當局成立之初，與人類議會曾有默契，對少數民族的文化生活多有通融，經常網開一面，只要累積了足夠的貝分，就會讓

這些人由一些「便道」中，回到自然環境去。

　　衣紅就是這樣接觸到法慧老禪師的，自從拜了禪師為師後，她的人生觀整個改變了。便與褲白、風不懼等一干志同道合的朋

友，想方設法，為人類的未來找尋一條出路。

　　法慧禪師原為一證券行的證券分析師，在千禧年股市大災後，就看淡人生，偶然間讀到一本奇書，才知道宇宙中本有一定的規

律。他決心出家，便到岷山千佛寺，拜在圓覺禪師門下，後來師徒同時坐關三年。圓覺禪師在二○一三年春坐化前，留給他一張偈
語：

　　「遇人即行，聞聲則起，山高立止，斯文得經。」

　　法慧剛剛看完偈語，見一寺僧帶著香客進來，他一句話也不說，回頭就走。他不擇方向，只是見人就走，自然而然走進了崇巒

峻嶺之中。對一個出家人來說，只要有山泉野果，一切問題都解決了。

　　如此這般地走了四個多月，時至初秋，他竟然走到了雲南、廣西邊境。有一天，他在一個山洞裡打坐，突然聽到洞外人聲鼎

沸，他立刻記起偈語中的「聞聲則起」。起身後，他掩到洞口深蒨之處，看到一群人，一個個慌不擇路，紛紛向山上攀逃。

　　法慧定睛一看，山下烽煙處處，偶而還傳來一陣槍聲。原來山腳下有一個村集，約有數百戶人家。這時顯然是遭逢變亂，竟然

有人持械互鬥。

　　他是出家人，而且稟承師訓，在「遇人即行」的指示下，不論如何，都應該遠離是非才是。他本待不管，但一見逃難的民眾

中，以老少及婦女為多，那狼狽逃竄之狀，令他實在無法置身事外。他見有位老者摔倒在地，眾人自顧不暇，哪有餘力照顧他人？

法慧於心不忍，只好破戒，挺身而出，將老者扶起，並問緣由。

　　老者嘰哩咕嚕的說了半天，法慧也聽出了大概，原來發生動亂，地方宵小乘機作亂，意見不合之各方角力不止，結果演成了武

力衝突。

　　法慧心想，人間事本不值得過問，既知而不略盡棉力，就是私心。且不管自己能為這些人做什麼，先下去看看再說吧！

　　這些苗民本來篤信喇嘛教，只因在二十世紀中國文革期間，破四舊、除迷信，廟被毀了，喇嘛也還俗了。後來雖然改革開放，

但因經濟蓬勃起飛，人人沉醉在物質享受中，也就沒有人願意出家了。

　　這時，大家目睹一個和尚由山洞裡出來，氣定神閒地走向大亂的村莊。一些信仰深重的苗民，立刻一傳十，十傳百，都不約而

同地尾隨法慧，一同走回村裡。

　　走到村口，法慧身後已經聚集了一百多人，正在街頭打鬥的村人，懾於法慧平和威嚴的聲勢，一一放下了手中的木棍、刀器、

槍械，也加入了行列。

　　就這樣，法慧沒有說一句話，只是從村頭走到村尾，就將一場兵禍弭於無形。事後，村民跪地苦求，一老者說山後原來有個

「高佛寺」，只要重新修繕，法慧即可駐錫。

　　法慧一聽，「山」後有「高」佛寺，加上這次事件，正應了「聞聲則起，山高立止」的偈語，知道緣熟於此。而這個苗人村

子，正是衣紅的家鄉。

　　及後電腦聯盟成立，依照規定，加入聯盟的，都要遷居到規劃好的社區中。法慧執意不走，結果有一百多個年老的苗人，也隨

法慧留在當地。衣紅與褲白等人的家長，由於年輕，比較容易接受新事物，便移居到附近的ＡＣＧ一○七Ｎ二二號電腦城中。
　　「這位禪師為什麼堅持留在山裡呢？不然大家都移居到現代化的城市了。」文祥聽得入神，問道。

　　衣紅瞪了文祥一眼，說：「這才是老禪師明智之處，你以為現代化就好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記得妳說過，留在自然區裡的人，生活很苦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在哪裡不都一樣？但是在禪師身邊，你會覺得平安、幸福，沒有憂慮、惶恐。如果不是禪師趕我走，我早就出家

了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我看妳不像個出家人。」

　　褲白插口道：「我不會讓衣姐出家的！」

　　風不懼瞅了褲白一眼，對文祥說：「你想知道我怎麼認識禪師的嗎？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你說。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那是三年前的事了，我在未認識禪師之前，曾迷上了做夢，從秦始皇一直做到清遜帝，這一個春秋大夢足足做了

八年。而且我這個夢是一天三場，連續不斷。老實說，再叫我做第二次，打死我也不幹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既然那麼痛苦，當時為什麼還要做下去呢？」

　　風不懼歎口氣道：「文兄，你一定沒有做過我這種大夢。當人陷溺在一個環境中時，沒有比較，根本不知好歹。我的夢設定成

連續三場，我就從來沒有清醒過！等於做了八年的假皇帝機器！那些山珍海味吃到最後，簡直令人翻胃。後宮佳麗三千，反正由電

腦提供各種形象，美女看得太多了，就算嫦娥再世，對我而言也只是血肉一堆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所謂南柯一夢，恭喜你，能過得來的人不多呢！」

　　風不懼感慨地說：「沒錯！就是這個原因，我發現有些人比我有見識。我拼命在做夢，他們拼命在為社區服務。幸而有一天，

我在網絡上發現有人徵求『拒絕做夢』的方法。我也正有這個困擾，突然靈機一動，寫了一個自我控制的方子，想不到得了二十多

個貝分。才有機會走出家門，這樣認識了衣紅他們。」

　　文祥好奇地問：「你是怎樣自我控制的？」

　　風不懼臉一紅，說：「別提了，那是幼稚到極點的方法，但是對那些愚昧無知的逐夢人，倒還有一點效用。總之，我跟著他們

到鄉下，見到了老禪師。

　　「老禪師對我說的第一句話，便是『不夠徹底！』我聽了很不高興，那時他們常踢足球，我也參加了。我發現人人只顧自己搶

球，很少有人給別人製造機會，於是我專門為人製造機會，很受大家歡迎。

　　「想不到，老禪師還是那句話『不夠徹底！』不論如何，我還是很尊敬老禪師。我們的球隊漸漸有了水準，有時也能和別隊比

賽了。有一次，我面對一個空門，隊友卻各顧各的，沒有一個人肯傳球給我。結果那場球輸了，我很生氣。回去見到老禪師，他還

是那句老話『唉！不夠徹底！』這次我忍不住了，大聲說：『師父，我平常老給他們製造機會，他們至少也該給我一次呀！』

　　「禪師沒有理我，卻開始敲木魚，唸起經來了。我注意過，禪師一向是右手敲木魚，左手合十。這次禪師卻左手拿木槌，好幾

次敲下去，木槌都落不到木魚上。老禪師一副尷尬的模樣，卻用眼角看著我，口裡唸著『不夠徹底』經。

　　「我說：『師父，您用錯手了！』

　　「禪師不唸經了，兩眼一直望著左手，一副怪左手不聽話的神情。



　　「我心裡一動，突然之間，好像什麼都懂了！

　　「老禪師分明是說我做事不徹底，他用左手敲木魚，當然不習慣。我們打球時，我習慣了給別人製造機會，別人也習慣了搶球

得分，各司其職嘛！當時真把球傳給了我，就算我面對空門，又一定能進嗎？

　　「如果我給人製造機會，只是想做好人，那麼好人就要做到底才是！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，我做人做事，就是不夠徹底！

　　「從此以後，我皈依了老禪師，『徹底』地為他服務。」

　　文祥慕戀之心油然而生，說：「如果有機會，我也想去拜謁這位禪師。」

　　衣紅一聽，大喜過望：「好極了！」

　　褲白拊掌大笑道：「風哥真準！又給你說對了！」

　　風不懼也笑說：「我早知道文兄是性情中人！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這就是我們的任務，禪師說，你與他有緣，叫我們來找你。」

　　文祥詫道：「我？有緣？沒有弄錯吧？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當然，還不能肯定，我們會印證的。」

　　文祥說：「怎麼印證？」

　　風不懼接著說：「時機未到，這個我們不能多說。總之，只要你願意，隨時歡迎到我們鄉下來看看。」

　　文祥沒有忘記龍符，他問道：「關於這個龍符，難道就沒有人知道是什麼嗎？」

　　風不懼說：「這事只有禪師知道……」
　　話說到一半，褲白突然指著前面大叫：「快看！」

　　眾人一看，原來甲板前面升起一個很大的屏幕，上面寫著：「三九九八ＶＡ小行星，即將於十五分鐘內，與本太空船在相距三

十公里處交會，現在特請古嚕嚕博士，進一步作現場報告。」

　　所謂現場報告是採開放式，會場上有好幾個分割屏幕，其中一個屏幕專供實景顯示，其他的屏幕則供發言使用。

　　衣紅忙道：「以後再談吧，這種難得的好戲不能不看！」

　　這時，屏幕上出現了一位又瘦又乾的小矮子。褲白見了，拍手笑說：「你們看，猴子上台了。」

　　衣紅說：「人家像猴子，你呢？像頭小肥豬！」

　　褲白說：「衣姐，拜託！上次說我像狗，這次像豬，下次我該像什麼？」

　　古嚕嚕開口道：「各位旅客大家好，如果有任何問題，請通知您的私用電腦，我一收到信息，就可以與您直接問答。

　　「首先自我介紹，在下古嚕嚕，原籍印度，孟買大學物理博士，專長為力學。力有很多種，我什麼力都懂，就是不懂什麼叫做

女性吸引力。」

　　衣紅對褲白說：「放心，他對母猴子有吸引力！」

　　褲白還想開口，風不懼向他搖搖手，他才安靜下來。

　　古嚕嚕繼續說：「可能大家對理論沒有多大興趣，可是不懂理論，就無法體會想像的樂趣。總之，趁著小行星沒有到來之前，

我先把它的故事簡單地向大家介紹一下，待會看到它，你們就不會陌生了。

　　「這顆小行星編號是三九九八ＶＡ，是在火星與木星之間的橢圓形軌道上運轉的，也是三萬多個這類小行星中的一個，它的直

徑是二公里，每秒行進速度為六公里多。

　　「故事開始於四十六億年以前，自從人類長生不老後，四十六億年也不過是另外一個昨天。那時，一些沒有公德心的傢伙，在

太空裡亂倒垃圾。」

　　他正說著，屏幕上出現了一個巨大的工廠，一條條的流動帶，將堆積如山的垃圾，連續送到一座高大的建築內。每當垃圾運至

軋門前，一道道青紫弧光，便從四面八方射來。那些垃圾本來鬆鬆散散，形狀不一，被青光一照，立刻化作熾紅的流體，在一團光

芒包圍下，即時翻落到一個漩渦中。古嚕嚕在一旁說：

　　「假如你們曾參觀過『再生能源』工廠，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。在那裡，垃圾在高壓下，產生高溫，物質離子化。再利用離心

力，將質量密度大的物質篩出後，送到熱電轉換爐。熱電爐再將熱轉換成電流，有了電流，我們人類才能呼風喚雨，為所欲為。

　　「今天的主題不是發電，我們要追究的是電流被送走了，剩下來的是什麼。請大家注意看屏幕，這個珍貴的鏡頭，本人獨有，

別無分號。」

　　屏幕上出現一大團暗紅色的質體，正繞著中心旋轉。鏡頭繼續往下移動，到了另外一個鍋爐，那裡有一團團的球體正緩緩滾動

著，隨著質量的大小，分別滾向不同的平流帶，最後消逝在終端的出口處。

　　「各位知道，宇宙是個循環體，在一個統一的規律下，分成無限的層次，連續運行。對了！談到運行，各位不要忘了，運行的

時、空等數據，僅對參與運行的人事物有效，所以才叫做時空參數。對那些沒有坐上這艘太空船的人，太空船上所發生的一切，也

就是這裡的時空參數，對他們而言是毫無意義的。我相信有人會反對這種說法，說他們總會關心吧！沒有錯，人所扮演的媒介角

色，就是以時空的經歷，提供他人參與的機會。

　　「那麼這個統一的規律又是什麼呢？它的名字可多了！在科學未昌明之前，我們印度人叫它『濕婆』，或者『佛陀』；中國人

稱為『道』，也有稱為『氣』的；歐洲人叫它『上帝』，再不然是『阿拉』；非洲人叫它『贊古』。總之，各個民族、各種文化有

不同的名稱，又因為各民族生活習慣有別，所以『它』又有多種不同的面貌。

　　「老實說，就像一粒鑽石，每個人見到它，都會有不同的看法。商人一見，哇！能賣多少錢？美女一見，哇！我戴上它，能吸

引多少羨慕的眼光！政客一見，哇！用它可以打通多少關節？增加我多少政治籌碼！小偷一見，哇！哇！非偷不可！就算手被砍斷

了，我還有腳，腳被削平了，我還有口，只要眼睛沒給挖掉，我就看得見它的光芒！

　　「過去人的智慧實在不能恭維，為了同一個『它』，在歷史上，一共打了大大小小不知多少場戰役，死了不下數千萬人。直到

如今，甚至在座各位，都可能對『它』有不同的認識。不過，這個不重要，還有八分鐘我們的朋友就要來了，我得說快一點。

　　「剛才各位看到的那個漩渦，在四十六億年前就發生過，就是我們的太陽系，宇宙則是這個大鍋爐。大家所看不到的，是鍋爐

中的一股力量，不是我不給你們看，而是你們的眼睛喜歡自作主張，有不同的看法。

　　「一定有人說：『哼！怎麼可能，是我的眼睛呢！』有句俗話說『騙子專騙熟人』，你的眼睛能認識我，是吧？你不妨問問

它，它怎麼認識我的？我保證它不肯告訴你！再想想看，眼睛是個凸透鏡，所以你看到的呈像應該是個『倒影』，是不是？可是眼

睛卻善意地欺騙了你我！讓你把倒的當正的，顛倒是非！

　　「那個看不見的力量，在科學史上，一直是個大謎。當第一個人提出，那叫『萬有引力』時，科學界簡直樂翻了天，哇！多美

妙！我們人類真了不起！居然能夠知道每一個原子的中心，都會放出一股引力來，所有的天體，無論男女老少，都被拖著賽跑！

　　「後來又有人說，除了引力之外，還有很多力，能不能把它們都裝在一個口袋裡，要用時一次就可以拿出來，那多方便！在二

十世紀，前前後後七八十年，花了無數的人力及資金，只為了尋找子虛烏有的『重力子』。如果以今天的價值來看，相當於建造了

十萬艘太空船。結果呢？袋子縫了無數個，裡面卻是空空如也。為什麼呢？有人受了眼睛的騙，有人則迷信專家，總之沒有人相信

真理。

　　「人總是以自我為中心，每一個當代人，都嘲笑古人很笨。哥白尼被誤解了幾百年，伽俐略、喀卜勒也好不到哪裡去，在音樂



藝術上更糟，莫札特、舒伯特、梵谷、高更……一個一個天才窮途潦倒。二十世紀的人就說了，過去的人實在笨得可以，我們不會
重蹈覆轍！結果呢？一樣馮京馬涼不分，是非黑白不明，投機取巧的登龍成鳳，找些跳樑小丑在舞台上大翻筋斗，然後美其名為

『多元化社會』。

　　「最精采的是，多元化的社會中有個『多元標準』。這個多元的始祖，來自物理上一個著名的『測不準原理』，這個原理沒有

錯，錯在不懂的人到處濫用，文學、音樂、藝術都藉著它否定了一切規律，把後工業文明變成了垃圾場。

　　「什麼是測不準原理呢？二十世紀有個詩人做了個比喻，說在紐約的摩天大樓上有一對鴿子，望著百公尺下的地面，說那些螞

蟻一般的車輛，它們的行動是不可能知道的。一隻鴿子解釋說：『你看，只有車子停下來了，才知道它的位置，可是這樣又無法知

道它的能量有多大，要開到哪裡去！如果它在路上奔馳，我可以知道它的動向，卻又不能得知它準確的位置！所以，一切都測不

準！宇宙中沒有一定的因果！』

　　「音樂家、藝術家和文學家聽了，大為高興：『好極了，沒有因果律了，還有誰敢批評我的作品？』於是人人為所欲為，物質

充斥、道德淪喪、知識失控、麻醉品泛濫、犯罪率節節高昇，人生也駛入了一個完全不確定的灰色地帶。

　　「到了二十世紀末，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，卻從易理中找到了最終的答案。當然，不挾洋自重，不譁眾取寵，有誰相信他

呢？幸而他深知人性，帶著幾個學生，與世無爭，只專心做他的研究。直到他完成了『智慧電腦』，然後，騎著青牛，出了函谷

關，不知到哪裡去了！

　　「本世紀又是一個新時代，大家已經知道這個規律是一種系統作用力，對於系統中的個體，它可以稱為『壓力』。爐子內因為

有壓力，所有的物質都集中在一處，為什麼會這樣呢？看看人就知道了，人只有在外來壓力下，才會聚集在一起。事實上，對任何

一個物體而言，四面受力均等時，如果有另外一個物體在附近，則兩物體之間的壓力，一定小於外側的壓力，所以物體在壓力下，

產生相互運動。」

　　「古博士，小行星怎麼樣了？只剩五分鐘了，你盡說些廢話！」有人開始抱怨了。

　　「嗄！那我們快看一個實驗模型吧！其中紅色的是物質，藍色的是力線。」這時屏幕出現了一個紅色漩渦，外圍滿佈著藍色的

力線。那紅漩渦不斷地旋轉，由於半徑的關係，中心速度較快，越到邊緣，速度就越慢。不久，在漩渦的外圍臂上，便產生了一些

分岔。那些分岔在藍色力線的包圍下，逐漸與整體分離。

　　這樣一直演變下去，分離的小球越來越多。這時鏡頭拉近了一點，屏幕上原有幾個旋轉的火球，在藍線的壓力下，火球相互接

近，往往幾個熔成一個。熔合的結果，到最後只剩下最中央的大火球，以及繞著大球旋轉的十多個較小的火球。

　　古嚕嚕又說：「由於宇宙能量的壓力作用，將一些微小的物質壓縮在一起，物質互相衝撞的結果，產生高熱，便形成火球。火

球體積很大，在半徑平方的位置上，所受的壓力遞減，便產生了渦漩運動，有了角動量。根據喀卜勒的行星三大定律，一定的角動

量會產生一定的運動軌道。

　　「中心的火球最大，它繞著自己的中心旋轉，就是太陽。其他繞著太陽運行的叫做行星，一共有十二顆，第五顆最可憐，它的

外邊是木星，質量僅次於太陽。『富賈之鄰，難為妻拏』，巨富之家，那種榮華富貴的景象，很容易影響心志不堅的人性。

　　「有誰不為財富動心呢？人性受慾望支配著，財富的分配則形成政治、經濟。社會中有限的財富，顯然無法滿足人人的需求，

公平代表穩定，失衡遲早要顛覆。當人慾極度擴張，公與私分配的比例，達到整個社會容忍的極限時，社會就會瓦解。

　　「一九九八年九月九日，聯合國發展計劃署發表了『人類年度發展報告』，聲稱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口是『不識字、收入不

足，並遭社會主流排斥，被剝削而生活悽慘。』報告中更指出，高收入國家百分之二十的人口，就消耗了全球百分之八十六的資

源。更嚴重的是，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，他們所擁有的財富，比最窮的四十八個國家國民生產毛額總值還多。

　　「在財富的堆砌下，美國變成一個超級的大吸鐵石，第一流的技術人才都投效美國。四十億年前的木星就是美國，由於它的能

量大，不斷吸引意志不堅的物質投靠，以致質量越來越大，第五顆星就在木星的拉扯下，內部響起了獨立的口號。木星的質量還在

增加，老五的失衡日益嚴重，終於有一天，它被分裂了。

　　「只是那些分離份子萬萬想不到，太陽的力量還是最大，木星拉不過去。因此，它們只好永生互相撞來撞去，由大塊撞成小

塊，變成了無數無家可歸、無國可投的游星！這種現象，正是現實世界的寫照！」

　　「古博士！你這是偏見！」馬上有人提出異議。

　　「我談的是宇宙真理，你不相信拉倒！現在大家請看這一位獨立的英雄吧！」屏幕立刻回到現場，在窅黑無盡的天空中，一顆

橄欖球大小的物體，正從太空船正對的十點鐘方向，不斷地朝著太空船翻滾而來。

　　「這樣不好嗎？你看，它多麼自由？」有人喝采說。

　　「奇怪，時到今天，還有人對『自由』的定義與真相不符？」古嚕嚕笑說。

　　一個身材高大的白種人，從位子上站了起來，大聲說：「哼！跟我談定義？我有我的自由，我要怎樣定義，你管不著！」

　　「是嗎？」古嚕嚕一看，原來是曾任美國司法官的史都華，他知道剛才那番美國論激怒了對方：「啊，是史都華大法官，怎

麼，剛從木星回來？」

　　「我沒去過木星！」史都華顯然沒有瞭解到木星與美國的關係。

　　「既然要談自由，我也應該有吧？」

　　「當然，你要長成那副尊容，誰也不能怪你。」

　　這時，全場的焦點都轉到他們二人身上。小行星畢竟不過是塊石頭，遠遠不及人與人之間的針鋒相對來得精采。

　　「法官，你錯了，我生下來就是這個德性，一點自由都沒有！」

　　「我同情你。」

　　「法官，你這副令人羨慕的身體，是怎樣得到的？」

　　史都華確實是玉樹臨風，沈腰潘鬢。一百九十公分的身高，皮膚白皙，高鼻凹眼，金髮藍目，正是當前最流行的模式。史都華

看看四週，得意地說：「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，我這是真材實料，父母給的！」

　　「噢！原來你這副尊容，並不是來自你的自由意願？」

　　史都華楞了一下，他當然聽得懂弦外之音，自由意願下得到的容顏，一定是人工的，也就是說－－假的。他既自傲於自己的外

表，就應該強調受之於父母的價值：「不必，我生在一個值得尊敬的家庭，一種優良的血統，我很滿意！」

　　「好極了，難得我們看法相同。只是，人生在哪裡，誰能自由選擇？」

　　「我們家鄉人說，吃不到的葡萄，都是酸的。」話聲一落，立刻有人大聲叫好。

　　「我們家鄉人說，轉移主題的人，都自知是錯的！」古嚕嚕說罷，更是掌聲如雷。

　　「我哪點錯了？」

　　「我們在談自由，是吧？你那尊容我已經查出來了，型號是摩登ｍｈ號第五一○七號模式，你當然有易容的自由！」
　　「你胡說！我不是自由易容的！」

　　「你自由不自由是一回事，我們談的是那顆可憐的小行星，它在壓力的軌道上不自由的運轉，又在太陽與木星角力下，每次軌

道都得傾斜一點。根據電腦計算，它在一百年以後，會與另外一顆直徑十公里的小行星相撞，大概會散成上萬個碎塊。史都華法

官，這就是你所謂的自由嗎？」



　　此話一出，全場紛紛交頭接耳，都想知道史都華怎麼自圓其說。

　　「你這叫強詞奪理！難道太陽就能永遠存在嗎？有一天連太陽都會衰微哩！」

　　有人應聲，覺得非常有理。

　　「謝謝法官，你現在懂了吧？沒有什麼自由不自由！」

　　這種四兩撥千斤的手法，又博得了滿堂采。

　　史都華知道，再這樣談下去是自取其辱，物理界固然有其規律，可是人生就不是這樣黑白分明了。他毫不示弱，抗聲道：「我

指的是人，碰巧剛才看到那顆行星罷了。這是間接語法，我不相信你連這點都不懂！」

　　「法官大人，我當然懂！你是以小行星作譬喻，說它投奔自由了。」

　　「差不多，可以這樣說。」

　　「再說明白點，人人有投奔理想的自由。」

　　「不錯，古嚕嚕，古嚕嚕！你總算開竅了！」全場一片笑聲。

　　「說得更具體些，人人有投奔大美利堅合眾國的自由！」

　　「當然，只是未必人人都識時務，尤其是閣下你。」

　　「但是美國人沒有反對自由民主的自由，也沒有逃離暴力色情的自由。」

　　「是的，那叫犯罪，人沒有犯罪的自由！」史都華越說越得意，乾脆返身面向大眾，提高了聲調說：「各位，非常不幸，美國

人發明了電腦，結果卻淹沒在電腦泛濫下。不過，我們美國人偉大的精神長存，只要古嚕嚕博士承認他的錯誤，我們仍舊歡迎他歸

化過去的大美利堅合眾國。」

　　說罷，全場又響起熱烈的掌聲，彷彿感戴史都華的大量。

　　「法官大人，據我所知，您曾是移民法官罷？」

　　「不錯，我曾任職於紐約的移民法庭達三十年……」說到這裡，他自知洩露了天機，他實際歲數有八十，但外表看來只有三十
餘歲。他不自在地伸伸脖子，訕訕地說：「我承認換過皮，但是我可以發誓，絕對沒有改變骨骼。」

　　「那你一定是自由移民的支持者囉！」

　　「是啊！」史都華想起當年，不禁淚珠盈眶：「從我的辦公室可以看到自由女神……我……我成全了幾萬人的自由之夢。」
　　又是一片掌聲，有人甚至起立向他致意。

　　「據我查到的檔案資料顯示，在三十年間，你曾經拒絕了十萬四千一百二十三人的入境申請！」

　　此話一出，全場一片錯愕聲，史都華也變了臉色，他搶白道：「這個資料不正確！你從哪裡得來的？」

　　「電腦當局！」

　　「不可能！這是機密檔案。」

　　「我知道，很不幸，我的機密分類是特等，我有權調閱！」

　　場內的騷動加劇了，史都華急得臉上冒汗，他喊道：「那些人是娼妓！是小偷！這些犯罪份子不能進入美國！」

　　「可是，你卻批准了一千多名政治犯為美國公民！」

　　「當然，他們是英雄，是人權鬥士！」

　　「奇怪！我實在不懂你的邏輯，什麼叫做娼妓？」

　　「出賣身體的女人。」

　　「誰又是小偷？」

　　「竊取別人財物的人。」

　　「什麼又叫政治犯呢？」

　　「反抗集權的英雄人物！古嚕嚕！你可以不講正義！我們美國人可是自由、民主、平等的正義之邦！二十世紀的文明，全是靠

我們美國維持的！」

　　史都華義正辭嚴，慷慨激昂，又勾起場中群眾一片喝好之聲。有個人忿忿地站起來，指著古嚕嚕罵道：

　　「你算那門子的博士？連小偷娼妓都不認識？快回去看看你的爸爸媽媽！」

　　也有人叫著：「他是還魂的法西斯，轟他下去！」

　　有道是眾怒難犯，文祥雖知不會出事，也不免為古嚕嚕捏了一把冷汗。沒想到，一位盡態極妍，花容玉貌的女郎，走到那怒漢

面前，兩隻玉手搭在他雙肩上，頭頂著頭，柔聲細氣地說：「呵呵呵，小乖乖，心肝，寶貝，怎麼啦？前天晚上，你怎麼沒有這麼

強旺的男子氣？還是省省吧！否則……」
　　不用說，法西斯比不上小乖乖，那人喏喏連聲，乖乖地坐了下去。

　　古嚕嚕不慌不忙，說：「真令人欽佩！連蘇格拉底都不能定義得更好！一個可憐的女人，只是為了生存，用她的青春換取一點

點麵包！一個不幸的男人，說不定還是個女人，也是為了生存，用他的命運，爭取他用正當管道無法得到的財物。這些人不能歸化

為美國人，我們還可以瞭解，因為美國人都是高貴的！」

　　「我們是文明社會的文明人，法律認為那些行為是犯法的。」

　　「另外一種人，不是不能生存，而是要攫取更大的權力。他們基於各種理由，當然最冠冕堂皇的，是奉行美國所賦與的神聖使

命！他們要支配某個社會、國家，讓社會暴亂，人民不能安寧。假如這種事發生在美國，那算不算犯罪呢？」

　　「上帝會原諒你的無知，很不幸你生錯了時代！過去在我們美國，人民的意願都可以通過民主的程序來達成！不需要犯罪。」

　　又是一陣叫好聲，還夾雜了一些噓聲。

　　「據我所知，在一九九六年，德州的民兵要求獨立，結果出動了調查局，雙方對峙了三十幾天，最後那些不需要犯罪的人民，

還是被判了徒刑！更早一點，在二十世紀六○年代，當然這事不能怪你，為了反越戰，校園裡有多少學生被捕？再早一點，貴國聯
邦調查局的胡佛局長，整肅黑豹黨、大肆拘捕共產黨員，還有……」
　　史都華打斷古嚕嚕，大聲說：「我承認這是錯誤，但只是少數的例外！」

　　「例外？二十世紀中，美國干預別國的內政，暗殺他國的總統！已知的有六十多個國家、十幾位總統，這些文件都已公諸於

世，難道也是例外？」

　　「這是基於國家安全！」

　　「什麼話！美國的國家安全重要，難道別的國家就不應該有安全？」

　　「國家安全不能凌越『人權』！」

　　「國家亂了，亡了，人權又在哪裡？像越南難民！盧安達難民！爪哇難民！印尼排華難民！胡圖族難民……貴國又收容了多
少？」

　　「那些都是獨裁政府的下場！所以我們支持民主自由！」

　　「支持什麼民主呢？讓無知的人選無知的人？讓社會腐敗？讓金權統治？又是什麼自由呢？經濟？大魚吃剩了，分點給小蝦？

貿易？關稅壁壘是保護誰？只因美國富強了，佔盡了便宜，你們說的話便是公理？再談智慧財產的自由抄襲……」



　　「笑話！怎麼能自由抄襲？」

　　「為什麼不能？原來你們佔山為王，給別人的自由只是『盲從的自由』？」

　　「難道你不知道進化論？這個世界本來就是弱肉強食嘛！」

　　「既然如此，你就不要難過了，電腦聯盟比美國更強大，反正是弱肉強食嘛！這多可悲？你的自由、人權又到哪裡去了呢？是

不是和華德狄斯耐文化一樣，只能風光一時，創造一種時尚，喊一喊表示了不起？」

　　「你這是惡意污蔑！」

　　在兩人針尖對麥芒中，屏幕上的小行星只剩下一粒不起眼的光點了，古嚕嚕一見，立刻說：「唉！各位，獨立的小行星已經成

為過去，現在地球上已經沒有什麼獨立不獨立，什麼國家民族的觀念了！真是人生如夢，恭喜各位生在今天這個大時代！剛才我和

史都華法官合演的一場戲，如果不夠精采，尚請大家原諒。」

　　說罷，古嚕嚕向觀眾一鞠躬，屏幕立時收下。場中留下了尚自議論紛紛的群眾，以及大聲叫罵跺腳的史都華，古嚕嚕早就腳底

抹油，溜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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